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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密《癸辛杂识》
“
方回
”
条考辨

詹 杭 伦

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详载由宋入元作家方回的
“
秽行
”
,雨后世多从其说。 《四库桐江

续集提要》云: 
“
回入品卑污,见于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者,殆无人丿理。

”
方回在《元史》丌

传,清人曾廉修《元书》曾为方回立传,然所据材料、所持观点亦不出《癸辛杂识》。明代

都穆《南濠诗话》载有人尝欲为方回辨诬,但因未列证据,故反被四库馆臣所讥,斥为
“
其

说荒唐,殆不足辨” (《 四库癸辛杂识提要》)。笔者曾将《癸辛杂识》所记方回事同其它元人

对方回的评论及方回自述生平详加比勘,见若干祗牾未合之处,故不避
“
荒唐
”之嫌,择要

考辨如次,以求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。

工  关 于
“
乙亥上 书

”

乙亥即宋恭宗德祜元年 (1275)。 此年元军大举攻宋,刚任宰相的贾似道率军在鲁港与

元兵决战。身为主帅的贾似道仓惶失措,贪生怕死,临阵脱逃,导致宋军主力全部瓦解,史

称
“
鲁港丧师

”
。此后,方回及某些宋廷官员曾先后上书请诛似道,以惩其误国之罪,这便

是
“
乙亥上书
”
。而周密《癸辛杂识》是这样评述此事的:

回为庶官时,尝赋《梅花百咏》以谀贾相,遂得朝除。及贾之贬,方时为安吉侔 ,虑祸及己, 遂

反锋上十可斩之疏,以掩其迹,时贾已死矣。识者薄其为人,有士人尝和其韵有云: 
“
百诗已被梅花

∴笑,十斩空余谏草存。
’
所谓十可斩者,盖与贾之幸、诈、贪、淫、褊、骄、吝、专、谬、忍十事也。

以此遂得知严卅 .

按此语与他人和方回自述有两点出入之处:其一、方回除朝官,不靠谀贾相得来;方回与贾

似道的矛盾,在其登第之时 (宋景定壬戌三年,公元1262年 ),即 已构成。元人陈栎在《答

吴仲文问》中,曾说明此事。吴问道: 
“
虚谷《五方炎辨》云: 

‘
别头首选,见忌权臣。彼

谮人者,翘村之宾。其谁落第,移怨他人?驳放之议,鼎沸缙绅。
’
愿闻此事?”陈答曰:“方

公壬戌别院省元,似道忌之,谓是吕帅之客 (按吕师夔时为兵部尚书,与贾似道有隙 )。
‘
翘

村之宾
’
谓廖莹中,号药房,贾之爱客。廖之子亦赴别院省试,不中,故犹忌方雨谮之。当

时暄传,谓将有驳放方公之事。
” (《 定宇集》卷七)元人洪炎祖在《方总管传》中亦记其事:

“
景定三年,以别院省元登第,调随州教授。吕公师夔提举江东,辟充干办公事。历江淮都

大司干官、沿江制干,所蕊皆得幕府誉,独与贾似道不偶。尝一再除图子正、太学博士,辄

遭诬劾。
” (~《 新安文献芯》卷九十五上)方回《送男存心如燕二月二十五口夜走笔古体》自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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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事: 
“
别省第一

^,见
知梧与杭 (自 注:碧梧先生马丞相廷莺、杭山先生章丞相鉴 )。 不

学执国柄,似道贪如狠。其客福建子,莹 中狼如羊。厥子偶不第,乃独憾老方。 谗 之 于似
道,阴幽弩机张。廷试复第一,考官文赵常。易置乙科苜,尔 岂识臭香?萧艾压兰蕙,我心

亦不忙 (自 注:文公天祥、赵公日起、常公挺拟为第一,似道降为乙科首,易方 山京 为笫
一,谓越州出帝王后妃未出状元,以为上意 )。

” (《 桐江续集》卷二十五 )八十岁作 《送 俞

唯道序 》亦云: 
“
壬戌别省第一,殿试第一名,常赵文三公擢置首选,贾似道既而抑之。远

注随州教授,避 i呙 以去。其后三为朝士,一为别驾,皆遭论罢,似道所为也。
” (《 桐江集》

卷一)由上可知,方回长期遭受贾似道迫害,其上疏请斩贾似逍,正属情理中事。其二、方
回上
“
贾似道十可斩

”
之书时,贾尚未死。洪炎祖 《方总管传 》云: 

“
似道鲁港丧师之后 ,

犹在扬州,众皆惧其复入,莫敢论列,回独首上书,数其罪有十可斩,中外快之。俄除太常
寺簿,又上言贾似道与其客廖莹中皆当即诛;王炝不可为平章,陈合不可为同佥,当去;福
王入辅之议,当寝。

”
方回在德衤右元年乙亥 (12巧 )三月和五月曾两次上书请诛似道。 《桐

江集 》中有 《乙亥前上书本末 》、 《乙亥后上书本末 》二文记其事甚详,综述于次:
鲁潜丧师之后,德祜元年 (12朽 )二月二十六日,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程宜中弹劾

贾似道。三十日,谢太后内批似道罢职。方回时任安吉州通判。三月初七日,尚书省札子奉
圣旨令方回赴都堂禀议。初十日,方回安吉州解任,十三日抵国门外。方回认为,天下事以
至于如此,似道实巨蠹元恶,当此国家危亡之际,应立斩国贼,以谢天下。然而其时,似道

虽贬,犹在扬州,满朝阿党爪牙皆言似道将兴,肆为恐吓,致使受其恩者不忍言,畏其能杀
己者不敢言,一个个噤舌缩声,莫敢动议。方回与贾似道结怨已久,此时更义愤填膺。十四

日入国门,未见宰执大臣报到,先诣丽正门上书请诛似道。书中历数其十可斩之罪,范围远

远超过鲁港丧师,实际上是对理宗、度宗两朝朝政腐败的一次总的声讨。书上当日,谢太后
令付三省宣谕,并除方回太常寺簿,副本报行,中外大快。四月初二,新除权兵部尚书高斯
得上殿继方回上书请诛似道。四月十七日,新除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供职王应麟亦上书请诛
似道。

五月,方回听说似道与廖莹中近在绍兴,以 为此二人未诛,国人之气不吐。又时左丞相
王炝谋国乖剌,欲以福王入辅监国,方画以为决然不可。雨内批除方回监察御史,王炝又封
起不行。再者,时枢密府同佥陈合与廖莹中秘密交通,以朝事报似道。诸事促使方回于五月
十九日诣丽正门再次上书,其略云: 

“
窃谓今日有不可不诛者二:贾似道、廖莹 中不可 不

诛。有不可不去者二:王炝不可为平章,当 去;陈合不可为同佥,当′去。有不可不辍者一 :
王炝所建宗老入辅之议,不 可不辍。

”
书上之后,得右丞相留梦炎赏识;但左丞相程宜中却

嗔怪回不当攻炝,遂将回书封起不报,并采纳新除常丞兼佥详吴俊建议,出 回知建德府。 ∶
五月二十八日,左正言陈景行奏乞诛似道疏,始报行。九月初七日,周彬毅 然请 诛似

道,而所带刽子兵士漏言其事。十九日,贾似道逃至漳州城南二十里木绵庵,护送军官郑虎
臣扼似道阴杀之。

纵观此事始末,首劾罢似道者,程宜中。(《 中国通史 》言陈宜中首请诛似道,不确。)首
请诛似道者,方回。而继之者有高斯得、王应麟、陈景行诸人。方回率先请诛似道,无疑是
一正义的举动,后

^对
此评价颇高。元人尹廷高《贽见虚谷方使君 》诗云: 

“
斩佞当年著茸

声,于今翰墨哭单行。典型尚见灵光古,德政常留钓濑清。
”
(《 玉井樵唱》卷中)元人 刘 曛



《隐居通议》卷六也因此许饱为
“
磊落之士

”
。浩人既元《桐汪焦提婪》亦亩: 

“
贾似逍胬港

丧师之后,众 皆虑其复入。回上书数其十罪,继言似逍与其客瘳变中皆当即诛,又请罢王炝
平章以佚其老,见集中前、后上书本末。并确有所见,中外快之。

” (《 研经室外集》卷五 )
罔密薄间为人,遂连上书事-并讥之,憎而不能知其善也。

二 关于 “率郡降元”

月密 《癸辛杂识 》又云 :

未几北军至,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。及北军至,忽不知其所在,人皆以为必践初言死矣,遍 寻
访之不获,乃迎降于二十里外,鞑帽毡裘跨马而还,有自得之色,郡人无不唾之,遂得总管之命。

此言元共将至, “回偶言死封疆之说甚壮”,或有其事。 《新安文`献志 》甲集卷五十保存有
方回∵首佚诗 《桃源行 》冫诗中即离倡: “楚人安肯为秦臣?纵未亡秦亦 避 秦 :” 其 诗 序
云: “予谓避秦之士,非秦人也,乃楚

^痛
其君国之亡9不忍以身为仇

^役
,力 未 足 以 诛

秦,故去而隐于山中尔。至晋雨后,渔者见其子孙或夸讹以为神仙,固 已非矣。 ?··⋯楚虽三
户,亡秦必楚;不遽亡之,则亦避之。盖深于知君臣之义者。⋯¨渊明岂轻于仵此 《记 》?
亦私痈晋之士太夫翻l然事刘裕而元耻者尔。子遍读桃源题咏数百苜,无能发明此意。故大书
道士壁而刊之,不知其僭。兼是时鞑酋寇蜀j降将或为之用,囚并以寓一时之感,而其实亦
足以为天下后世为人臣者之劝云。

”
此序表明,方回作此诗之旨在于劝诫为人臣者宁肯避世

也不要为敌国所用。然雨恰恰是方回自己率郡降元`井依附新朝继续作官。此诗此序便成了
对方回自己莫大的讽剌。

不过,为了弄清事实,还需对方回降元的时问作一点说明。方回《先 君 事 状 》自述 :
“
行在所宰执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纳土送玺于皋亭山在正月十八日,军马入,临安府易守在二
十日,回犹坚守孤城半月余。元将王世英郎中、萧郁郎中提兵五千至郡,以谢后手诏劝降。
全郡军民一口同辞,惟恐有如常步Ⅱ之难,议定归附。” (《 桐江集》卷八 )方网于二月初六率
郡降元,并上《严州归附表》,见 《桐江集 》卷五。考《元史 ·伯颜列传》: “(伯颜 )分
遣萧郁、王世英等,招渝衢、信诸州。二月丁酉,遣刘颉等往淮西招夏贵。仍遣别将徇地浙
东、西。于是知严州方田、知婺州RlJ怡、知台州杨必大、知处州梁椅,并以城降。”又 《高
兴列传》: “十工年春,宋降,伯颜北还,留兴以兵取郡县之未下者,降建德守方回、婺州
守刘怡。

”
囚知方回洚元,确在临安已下之后。

方回尝援霍戈、罗宪例为自己的投降行为辨护: “陈寿书谓: 
‘
霍戈、罗宪 各倮 全 一

方,举以内附: (按见《三国志》卷四十一《Ξ戈圬》,并参注引《汉晋春秋》、《襄阳记》)。 此虽
非人臣之正义,然国亡主迁,土地人民无所归附,为小郡者力不能全国,全其郡民可也。回
之事与霍戈、罗宪无异。

”
方回又希望人们考虑≡i实∷i情况而宽恕自己: “彼列阔迮城先下

于临安未下之先者,可罪也;此-小垒,临安已下+月 而后下焉,恕其罪可也。雨桦士或以
不死责闽。筹惟巨公、分铖彪帅,不贲之死于未亡国之先,雨责一内郡太守于国 已亡 之后
乎?” 《《先君事状》)方阃的辨护是无力的。以五十步笑百步,并不能掩盖自己的投降失节
行为。方回晚年也常常感到内心有愧,他在 《重至秀山售屋将归 》诗中写道: 〃全城 保生
齿,终觉愧衰颜。” (《 桐江续集》眷十一)又在《送男存心如燕 》诗中自白: 

“
苟生 内 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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槐'一思汗如浆。焉得挂海席、方里穷扶桑。
”〈已见前注)这些正是他时时流露的心境写

照。然如周密所说, 
“
迎降二十里外,鞑螺毡裘,跨马而还,有自得之色

”,那种积极迎降

的表现,或也不尽符合方回当时所应有的心理状态。

三 关于 “仇远作寿诗与方回绺怨”

《癸辛杂识 》为揭露方四人品之恶劣。溆述了方国七十岁时,囡仇远作寿诗而结怨的故
事 :

(方回)讨年登古希之岁,适牢从之与之同庚,其子戌文与乃翁为庆,且征友朋之诗,仇仁近有

句云: 
°
娃名不入六臣传,容貌堪传九老碑。

’
且作方句云: 

“
老尚留樊素,贫休比范丹

v(方
尝有

句云: 
°
今年穷似范丹

”
),于是方大怒褒牟而贬己,遂摭六臣之语以此比今上为朱温,必欲告官杀之。

诸友皆为谢过,不从,仇遂独之北客侯正卿。正卿访之,徐扣曰: 
“
闻仇仁近得罪于虚谷, 何邪?”

方曰: 〃此子无礼,遂比今上为朱温。即当告官杀之.° 侯曰: 
“
仇亦J土言六臣,未尝云比上于朱温

也。今比上为朱温者,执事也,告之官,则执事反得大罪矣:” 方色变,侯遂索其诗之元本,手碎之乃
已。

今检方、仇二家诗文集,见二丿、交往盯讦a《 桐江续集 》中,方回与仇远唱和之作,达六十
余首之多。据方回六十岁作《 (i`玟 )沫夕再用韵答仁近》诗称

“
多公二十岁

” (《 桐汪续

集》卷十二 ),则仇远在丙戌年问 (12∞ )圭为四十岁。仇远四十一岁时,有诗稿二千余篇 ,
方回为其删成百篇ρ使其

臼
翳尽雨珠明,气至而果熟

”,见 《仇仁近百诗序 》(《 桐江续集》
卷三十二 )。

阮元 《石渠随笔 》卷八记载p高克恭于元成宗大德元年 (1297)九月十九日,为仇远作
《山村隐居图》,周 密尝有题诗。雨方回《桐江续集 》卷二十四9亦有《送仇仁近持山村图
求屋赀 》一诗,诗云: 臼浪多年二十,是事弗如之。老我初登第,闻君早解诗。∶风 霜 悬 齿
颊,锦绣簇肝牌。才是通漫刺`谁非猷屈卮。黄人遗世患,寒士扼时危。道泰官犹冷 身穷
气未衰。虽无间屋妾,已有肯堂儿。村拟茅斋 卜,山将画卷随。贺戌良匪易,褒益复奚疑。
岁稔田收倍,秋凉渚泛宜。定应争闯屣,不惜共捐赀,千斛归舟驶,梁文想预为。”据集中
此诗前后诗题署时推渐 (前一诗为 《八月五日病中》 后一诗为《八月十二日过湖》),此
诗盖作于大德二年 (12989八月,时方回已七十二岁。若方回七十岁时,因寿诗 与仇远 结
怨,此时则不应有赠诗。
仇远五十八岁时受溧阳州教,方日为作《送仇仁近溧阳州教序 》,见 《桐江续集 》卷三

十四。时方回已七十八岁。

今存仇远《金渊集》、 《山村选集》皆残余之书,幸雨《金渊集》中尚存 《怀方严州》、
《方万里、史敬舆、陈孝先、龚圣予、胡穆仲相继沦没,令

^感
怆 》、 《又送程公札侍父归

蜀用方
Ι
万楚韵 》三诗,使我们得以窥见二人交谊。 《怀方严州 :》 -题五首,见 《金渊集 》卷

三,诗云:
八十⒈一年前,科名已烂然。依刘王粲j漱 ,人洛贺循船。受禅碑谁上,闲情赋自传。汪山英气勃,堪
恨亦堪怜。

八寸̀ -年乓,J淇嗟旅扌辛穷。掏 li氵兀耿耿,匀
。
丨、竞t室。白古人玄草'紫阳虚谷翁。平生有进恨,五

马未乘骢。



八+一年亡,哀哉老紫阳。佳儿方戒道,小妾漫专房。每忆先生被,常怀太守章。桐江诗万首,端

可及龟堂。

八十一年身,栖迟客馆贫。登门曾有我,铭墓竟河人?醉梦高楼月,悲歌故国春。可能函玉骨 ,归

葬练溪滨。

八十一年休,云何不首丘?岂无商女恨,肯作贾胡留,书籍从人卖 ,田园有子收。乌聊山在望,风

雪去悠悠。

观诗中
“
胸申元耿耿,身外竟空空

”,褒奖方回人品;“桐江诗万首,端可及龟堂(陆游)” ,

赞扬方回诗名;知仇远对方回极其推崇。又据诗中
“
登门曾有我

”
一语,知仇远确实曾就方

回参请诗道。总之,研究方、仇二人一生的交往,并未发现
“
寿诗结怨

”
的痕迹。

再考察方回与牟山献的交往。牟山献字献之,与方回同庚。 
“
其先蜀人,徒居湖州。 擢进

士 ,官 玺大理少卿。宋亡不仕。有 《陵阳集 》。
”(《 宋诗纪事》卷七十六)方回寿山献七十诗,

把二人比为 卩刘白
”
, 《寄寿牟献之提刑 》诗云: 

“
七十间人两地仙,恰如同见会昌年1诗

名我愧刘宾客,心事君真白乐天。致仕元无官爵累.藏书各有子孙传。裾溪淇澳可齐寿,入

相封侯恐未然。
”
诗载《桐江续集 》卷二十一,同 乜尚有《牟献之提刑来杭纳婿庆予七十次

韵 》二首。今传《陵阳集》中,亦有与方甲唱和诗存。可见,二人七十周岁之际,牟献之来

杭,互相致诗贺寿,一派熙熙融融的景象,哪有周密所言剑拔弩张的气息?

牟、方、仇三家诗名相埒,世人也将他们相提并论。后辈诗人黄滑字晋卿曾向三家请益

诗道,后来他将从三家处所得赠诗装治成册。其友柳贯有《跋晋卿所得牟方仇三家诗卷 》文

云: 
“
某年长于晋卿,而 出游诸公耆老间乃在其后。于时陵阳牟公居蔷,新安方公居杭,如

成都两石笋之相望,人 固知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。然二公之于晋卿皆能破去崖岸,折辈行

而交之,则二公之鉴赏岂私一晋卿哉?方 韶父、刘元益吾乡先辈而某之挚友也,韶父国子进

士,元益太学内舍生,尝与仇仁近在京庠同业最久,且故宋后皆以诗鸣,其贻书介晋卿以谒

者,固将引而进之于道,非有所觊为利达计也。今五公相继下地,而晋卿与予亦既老矣。然

自其时而观之,则世好之酸咸戛戛平不能以相入,特未知后是又如何尔?”
(《 柳侍制集》卷

十九)从这篇跋文来看,牟、方、仇三家不仅诗名重一时,而且代表着元初诗风,在他们相

继下世之后,元代的诗风, 
“
世好之酸咸

”
便转向了。

在我们考察了方回同仇远、牟峨的交谊以及后人对他们的总体评价后, 周 密《癸辛 杂

识 》所说
“
作寿诗结怨

”
之事,便不足为信了。

四 关于 “遍括富室全银”

《癸辛杂识 》言,方回在严日曾
“
遍括富室金银数十万两,皆入私橐

”,又 记老 吏 语

z〓 :

在严日虐敛投拜之银数十万两,专资元艺之用。及其后则鬻于人各有定价,市井小人求诗序者,酬

以五钱,必欲得钱入lTx,然后漫为数语,市井之人见其语草草,不乐,遂以序还索钱,几至挥拳,此贪

也:

而洪炎祖 《方总管传 》所记则是: 
“
在郡七年,无丝发为利意,至卖寓屋,犹不足以偿逋。

代归,不复仕,徜徉钱塘湖山间二十余年,豁达轻财,喜接引后进。
”
方回在 《先君事状 》

中也声明自已,在严州
“
假守七年,无辜发为利意。徽州李世达之变,家藏书数万卷一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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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物称是。在郡倒橐竭廪至估卖寓屋,犹不足偿逋。而一子在燕旅食不继。此岂有贪 而然
哉?” 元人戴表元有《送方中全北行序 》一文记方回子存心入燕之事 ,见 《剡源集

′
》卷八。

在存心临行之际,方回确曾修书向亲朋好友求助盘费, 《与毕观伯∷书》云: “回近得省府与
致仕文书,长男存心来此,俾之将之文书到家,求乡里诸公略助盘费,入燕问选承荫。伏思
观竹先生爱回不薄,是亦可以义动者也。” (《 桐江集》卷五 )方回《送男存心入燕 》诗云:
“
一朝掷笏绶,仅有书几橐。辛已至庚子,阖 门饥欲僵。二十年不仕,愚意淮揣量?今汝往
筮仕,已逾四十强。萧然乏行李,艰甚谋聚粮。此皆我之过,弃官畏祸殃。以致儿女辈,无
不蠃以旭。行行燕山下,悠悠易水傍。北风无时无,南人少裘裳。汝父近八秩, 汝母 七旬
将。苟可得一职,归甘泌之洋。生理我无策,徒此歌慨愤。壮士一大笑,出门青天长。”戴
表元 《桐江诗集序 》记方回晚年生活情形: 

“
使君去桐江属邑年,籴庐僦餐,人人见之者,

不知其尝为二千石也:偶遇台馈,却玉挥金,贳酒燕客终日,一时雄襟雅量,略 视 放 翁何
远?” (《 剡源集》卷八)方回晚年贫至无钱营葬穴, 《示长儿存心》诗云: “我家歙山下,
不满五倾田。捐弃已过半,岂 不为子钱。兵甲跨江海,喧陷腧十年。零落殆万卷,荒凉余数
椽。借使尽售之,事亦关诸天。平生鄙贷殖·黄金散如烟。孰知两鬓雪,枯肠几不馏。无忧
恐难老,故遣百虑煎。乐者未必寿,死返在我先。属有客语我,法当营嫁阡。儿曹勿过许,
葬穴自我缘。只鸡可以祭,故絮亦足缠。但戒效俚俗,佛事徒喧阗。文公有家礼,夙已书诸
篇。父贫至累子,能不心恻然?揣量无自愧,视世差独贤。橐中了无物,积稿诗三千。讵敢
望放翁,至有万苜传。严陵所寓屋,稍已割东偏。邻翁觅菜地,更当乞西J需。今我欲裹粮,
一汛涛江船。永谢麟阁梦,宁垂鼋鼎涎。故人傥相济,匪伊归棹旋。紫阳政自佳,携汝追群
仙。
” (《 桐江续集》卷五)此诗不啻是一篇方回身后遗言了。观仇远 《怀方严州 》诗云 “八

十一年身,栖迟客馆贫
”,知方回晚年生活确实清贫。若其在严日果真 “遍括富室金银数十

万两
”
,想来其晚年不至于如此这般穷愁潦倒了。

至于《癸辛杂识 》所言
“
市井小人求诗序

”
云云者,语涉诽谤,尤不可信。方回晚年诗

名甚高,交往甚广,检其诗集,可见他与当时南方大部分知名作家皆有唱和往还,一时后辈
诗人也争相登门,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印可。今存《桐江集 》中,保留有数十箱诗序题跋,皆
洋洋洒洒,阐 发诗道精微,绝非

“
草草漫语

”
之作。当时不少诗丿、都以得到方回的题 赠 为

荣,如陈栎《和虚谷 》诗、 ∷送毕永仲涛姑苏省亲兼访虚谷 》诗 (《 定宇集》卷五 )崇敬景仰
之情溢于言表。杨公远 《借张山长韵呈方虚谷 :诗末四句 (《 野趣有声画》卷下)直把方田比
作诗坛众星拱卫的北斗星了。黄滑 《题陵阳牟公紫阳方公诗卷 》诗: “两翁风流扫地无,文
章光焰埋丘墟。⋯⋯愿言保此勿轻出,幸免儿辈相睢盱。

” (《 黄文集》卷二 )作为一位后辈

诗人,三十年后,他还抚诗怀人,回想起牟曲献、方回二公的声容笑貌,并将二公遗墨作为传
家之宝托付儿孙,可见方、牟二人在当时受到尊敬的程度了。在看到这些材料后,对 《癸辛
杂识 》所说

“
序还索钱,几至挥拳

”
之语,恐怕只能认为是无稽之谈了。

五 关于 “结怨乡里”

《癸辛杂识 》又指责方回 :

处乡专以骗lI为中,乡 曲元不被tt;△ 古冫怨之叼齿。j兰一向寓杭之
=侨
旅楼而不敢归老。



考芳回在乡里的仇人,主娶是亲家程淳祖、门生黄斯觉。萼慵的起因是,方回之长女苯娘嫁
赀池县丞程桂9嫁不得其所,受尽虐待,年甫四十而卒。回与亲家程淳祖绪怨,大打宫司,
有《七十翁吟》述其事: 

“
长男近寄书,长女化为土。嗟子七十翁,哭此四十女。此女抱愠

久,嫁不得其所。厥大实鸱枭,厥舅乃狼虎θ谰讼欲杀予,破家谢官府。不禁毁壁瘠,何啻
茹荼苦?’ (《 桐江续集》卷二十二)《 送男存心如燕》诗亦云: 

“
蠡鬼伏时腋,两贼程与黄

(自注:亲家程淳祖,门生黄斯觉 ),门生讦座主,婿不颐糟糠。妄告元反坐, 官吏饱贿
蹴。
”
当日的官府姑八宇衙门朝南开,有娌无钱莫进来。亲家程淳诅恶人先告状,方回只得

°破家谢官府
”
。看来打这场官司,方回既破费了钱财,也未能完全胜诉。这大约便是他寓

抗不归的原因之-。 陈栎《答吴仲文问》亦记其事,吴问: 
“
虚谷《五方炎辨》又云: 

‘
亲

家含沙,门生反噬’,愿阀其事讠?” 陈答: 
“‘
亲家含沙

’,调程淳祖雄甫号钟山:亻门生
’

谓黄斯觉。方公守睦时,黄乃鞯下士,以杯酒问失欢,附程雨攻方。方北行,乃此人受嗾雨
攻方公也。

”
钲、黄二入攻方甚烈,方回晚气一直受羽谤议。 《七十五翁吟》云: Ⅱ行善丛

涝议,施笛招冤仇。久已致其仕,此生行且休。
’ (《 桐江线集》心二十六)叉有《闻滂 》诗

云: “修身可用耍人知'Eg.室 孤灯跛自欺。赤¤烧城市有虎,慰平寸撼昕群儿。
” (《 桐汪

线失》芒二十四)周密自言所书方回裘,得 自于-“蔻吏”之口。故可怀撬此文曾受删方回的
仇入程淳裢、黄斯觉一党的影晌。

六  月 密为何 攻 击方 田 ?

周密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 (1~232),卒于元成宗六德二年 《1298),享年六十七岁。方

回生于宋理宋宝庆=午
(1227),卒于元成宗大德十⋯年 (1307),享 年叭十一岁。二入可

谰生活于同一时代,都是曲宋入元淘遗老。月密入元时四十五岁,方凵入元时五十岁。周密

自四十六岁弁阳家破,离开湖州,终身寓杭。方回五十五岁严州解任,又寓居五年,六十岁

离开严州,亦终身寓杭。两人有许多共网的朋友:如仇远、白踺、珉表元、张仲实、赵孟朋

等皆与二人交善。但他两入终身元交往,检方回诗文檠中无片言只语涉及周密,而周密亦仅
有《癸辛杂识》别集上有一搏攻击方回的文章。周密到底为什么睬因攻击方 田呢?推 测起

来,可能有以下数端 :
(一 9周密入元未仕,保持晚节;雨方阃降元后继续作官七年。周密可鼹会站在南宋遗

民的角度攻击方回。然雨此原囚也经不起细推,因 与周密交好的弥允平、赵孟灞等人皆入元

再仕,不固浼节,而用密仍同他忄I交好如初。故此原因恐不占主要。
(二 )方囤以承接宋代理学家余绪自任, 

“
某中谙文,学闸议论,一 尊朱 子,崇正擀

邪,不遗余力,居然纯儒之言” (《 四库桐江续集提要》)。 雨 °草窗极不满宋季嫒学, 著 书
屡及之:如 《癸辛杂识 》续熬上

‘
罗椅
’
条,论庐陵罗杼之至F诈,新淦董敬庵、韩秋严之怪

诞; 《志雅堂杂钞》卷上
‘
人事
′
条引沈固之言,且谓宋亡于理学” (参见夏承焘《周草窗年

谱》并饯钟书《宋诗选·乐茹发〈乌乌歌 )诗注》)。 囚而,周密可能由于不满宋季理学 雨攻击
方网。此玎略各一说。然而,元朝舟翅学的夭下,陈栎便称赞方闽

“
目深窥簸窥,身独据诗

坛
” (《 定宇集》卷五《哭方虚谷先生》),这是以双学家和浩人双许方回。町见,当时若以搐
i亟猡f∶产为曲攻击方Fl,定 l忄七站不住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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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用密以作词为主,作汁为辅;而方口只怍诗不忤讠;l。 用甯性:涛崇尚巾晚潸,方回

作诗崇尚江西诗派。二入道不同,故不相为谌。周密诗集《革峦韵话》有李粜老、彭老、李

葬等趱诗,皆称其近中晚店。戴表元《剡源集》卷八有《周公谶弁阳渖序》,称 其诗少年
“
流丽钟情,春融雪荡

”;壮年
“
典丽明瞻,博雅多识

”
;晚年
“
感慨激发,抑郁悲壮

”
。

这正是中晚唐诗的风梓特色。 《剡源f隘 》同卷叉有《方使君诗序》,称方回诗
“
大篇清新散

朗,天趣流洽,如苦}间人醉话,虽甚亵不及声利;小篇沈鸷峻整,如李将军游骑远击,白

成部伍
”
。这正足江j诗派的风杯特色◇

`雨

周密《癸辛杂识》却攻击方回
“
喜作诗,以放肆

为离
”
。所谓
“
放肆
”
,正是鄙宋诗者攻击江西诗派的常用语。然而∵这个原因充其蠹只能

解释二人为何没有交往,仍不能捣示周密攻击方回的真正税机。
(狃l)周密为贾似道讼冤。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四十一

“
叶梦得、用草窗

”
条云: 
“
周

密于贾核1道 l曾否造膝,虽不可考,然 《癸辛杂识 》内凡及似道者,元不寓迥护之意。如叙演

福新碑、损韩震死,又举其制外戚、抑北司,戢学校渚事1以为其才不可及。是其立论多为

似道讼冤,想平口亦尝受似道之盼睐故耳。区区感恩知己之私,本欲为所附者弥缝掩覆,两

不知欲益弥彰,并 自露其攀附之迹也。
”
按周密在贾似逍盛时,曾否过从,虽 难遽定, 但

《齐京野语》卷十九
“
贾氏园池
”
条记似道家园甚详,似曾亲临其地者。 《浩然斋雅谈》卷

中
“
葛岭故相贾i以道园池留题者

”
条,称许吴入汤益-诗脍炙人口,涛云: 

“
擅板歌残陌上

花,过墙刘麻刺簦牙。指挥已夫缺如意,赐与宁苻玉辟耶。废馆昼飞元主燕,荒池春吠在官

蛙。木绵庵下犹愁绝,月黑夜深闻鬼嗟。
”
诗中即暗寓怀旧伤感之意。胡应麟《诗薮》杂篇

卷五捐草窗
“
尝为贾似道客,贾悦生堂法书名画悉见之

”
。这是胡氏读其《'云烟过眼录》所

作的摧测,朱必实有所据。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,无论周密是否为贾似逍门客, 当宋元易

代,民族矛盾.上升、阶级矛盾下降之际,周密身为宋代遗民,对前朝故相 (尽管是一误国宰

相丿不元依恋之情,又不敢触动新朝执玫者,敝退而对依附新朝者施加攻击,实 属极有可

能。方回因曾上贾似逍十可斩之书,后又依附新朝'自 然首当其冲,受密攻击。观周密述回

十一可斩之后,写道: 
“
使似i苎有知,咚大笑于地下矣卜

”
其为似逋讼冤之意,便昭然若揭

r̄

周密早年所作《齐京野语 》,系辑录家乘旧闻而成,材料多为有据,磬书态度 也 极严

肃。 《癸辛杂识 》为周密晚年所作,材料多得自传闻,不尽有据。著书态度 也 较散授,其

《自序》以苏轼强客谈鬼、洪迈贪多务得自比,故所述难免有依违事实,话涉诽谤之处。

《癸辛杂识 》长期以抄本流传,在周密生前未曾刊布,又芄当时氵诸大家序 跋,想 来牟

娣弑、戴表元、仇远等皆未获寓闫。明弘治中,汪舜民修 《徽州府志 》,在方回小传 后 附注

云: “按用公谨 《癸辛杂识 》有传,极诋方回制行之鄙。回失旺节,讥之宜矣;其他才荚,

不可掩也。公谨与回同时,或有私愤,故极讥之尔!且如朱文公熹一代大儒,尝劾唐仲友不

法事。公懑亦有传,妄摭元稽之话以短熹p而特为仲友声冤。则《癸辛杂识 》之为 书可知

矣。
”
此论甚为平允: 《四库全书》列《齐京野浯 》于杂家,而退 《癸辛杂识 》为小说,诫

为有见。钽《癸辛杂识 》在有蒲一代流传甚广,所述方回行事又经《四库捉要 》肯定,故影

呐甚大。仅耱此书所云去认识方国,不免易生偏见。清吴宝芝《瀛奎律键序》驳斥当时某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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